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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清雅的青石板街侧，檐角 颜丹青估计这辈番都别想在上海看到
的风铃在绵密的雨丝中发出清越的微 这幅稀世名画了，和这幅无价之宝相

响。不时有晶亮的雨丝滑落到丹青素 比，区区一件旗袍又算得了什么?颜
色的旗袍上，她屈指轻弹了下衣摆， 丹青打定主意，一咬下唇便纵身向雨

随即抱了手肘，微叹了一口气。 帘中冲去一
近来实在是倒霉得紧，明明今晨 就在这个时候，丹青在温润致

要赶到苏公馆去看《晚晴行夏图》的 密的气息里，嗅到一股无比熟悉的味
展会，昨夜却不得不为一幅今天要交 道。丹青学国画出身，这种味道她绝
的绘画作业忙到凌晨，一觉醒来离展 对不会辨认错，是上好的松香墨，清
会开始还有15分钟。丹青一边自我安 雅馥郁里，竟还莫名地带着一股只有

慰着“没关系没关系，跑步10分钟肯 经过千年时光，才能孕育出的沉淀与

定可以到”，一边套了件旗袍就急匆匆 芬芳。然后，颜丹青发现，自己的左
地冲上大街，没想到刚跑了两步就让 边，站着—个人。

一阵雨兜头浇个正着，为了保护身上 一袭青色的衣衫勾勒出飘逸流畅

唯一的一件旗袍，丹青不得不刹住步 的线条，恍若信手洒来的一笔澹墨，
子。缩在临街的屋檐下。 淡如远山的眉宇下，一双漆黑纯净的
上海春时的雨总是很有“润物 瞳眸恍如墨染，在民国初期的上海，

细无声”的神韵，虽是悄无声息却总 他竟然还留着古人一般的长发，可眉

是细密绵实得很。颜丹青所在的雯锦 宇间清远淡泊的气质竟然是如此浑然

女中有些偏，所以她在檐下站了整整 天成，倒让身着旗袍的丹青恍惚中感

5分钟，除去几个借机兜售雨伞的小 觉自己才是待错了时空的异世之人。

贩。居然没看到一个趁雨出来拉客的 美，太美了，美得简直⋯⋯像一
黄包车。 幅泼墨画中的，仙。

不行，若是错过了这次会展，她 只是再精致的画作，都免不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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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墨杰／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It，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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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瑕疵，若丹青是那绘画的妙手，这
男子的瞳眸定会让她点染得如秋暮深

潭一般沉静深邃，而眼前的男子却是
双眼微皱，眸底满是焦灼与不耐。甚
至还有几丝恐惧，恨不得把整个身子
都缩进檐下，与他清雅俊逸的气质甚

是不合。丹青偏头，居然还发现他的
右颊沾了淡淡的黑斑，像是被雨水化
开的墨迹，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显得
有十二分的明显。

真是的，自己是不是学画学人魔
了，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她干吗老

往画上想。丹青暗暗掐自己一把，重
新把目光落到烟雨朦胧中若隐若现的

教堂的塔楼钟上，一看便吓了一跳：展
会已经开始了5分钟。而眼前的雨却
丝毫没有停的意思。丹青咬一咬牙。
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招手唤了个卖伞小
贩过来。

然而，接过伞的一刹，丹青不知
受了什么驱使，居然又回眸望了那男
子一眼。紧接着，她转过身去，做出

了一个至今想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举
冠卜．
她的右手将手中的伞递了过去，
左手掏出了一个手绢，盯着他的眸
子，轻声道：“你的右脸颊上有点脏。

≯湖

好好擦一下吧。”

一分钟之后，当丹青用双手遮住
脑袋一身狼狈地跑到雨中的时候。才
渐渐地从方才鬼使神差的状态里清醒
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还是恍
恍惚惚，然而她接了伞回眸看向那个

男子的时候，心底倏忽出现的念头却

是那么清清楚楚：这样清秀完美的一幅
画，要是淋湿了，该多可惜啊。

丹青裹着湿淋淋的旗袍一阵狂
奔，总算是冲到了苏公馆。然而宅院
却是大门紧闭，还有不少身着制服的

警官走动把守，丹青在围观的人群中
问了半天，才知道展会上出了天大的
乱子。

当那位斋藤先生在展会上揭开画

轴的时候，忽然有一青影一闪，在场
所有人都被这道青光耀得眯了眼睛，

可再睁开双眸看的时候，却只是一张
白纸。

真正的《晚晴行夏图轨失窃了。

丹青站在雨中，感觉心头一阵狂
喜。《晚晴行夏图漩k盛唐时名家之作，

价值连城，可惜近年来局势动荡，连

这幅国宝也难逃一劫，阴差阳错地，
居然就落到了这个名叫斋藤雄的日本
人手里。斋藤本想带着它赶回日本，

不想在上海消息传开。文人雅士们讨
画不得，便要斋藤离开上海之前将画
作公开展出一次。迫于压力。斋藤只
得应允，没想到展会还没开始。这幅

画居然就这样莫明其妙地消失了。
真是天大的好事，这画只要回
到中国人手里，就铁定不会再离开中

国。丹青仰头，微张了口，抿住几滴
从天而降的雨丝，纯净明澈的甜蜜便
从喉间一直盈到浅浅的酒窝里。
《晚晴行夏图》是保住了。可丹青
的倒霉日子还在继续。那日赶工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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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娲．
作果然是质量欠佳，本来就脾气不好
的老先生勃然大怒，把她狠训了一顿
不说，还勒令她一El之内重画三幅。

丹青一大早就把自己关进画室，一直
忙到夕阳西下也不过完成了一幅半，
剩下的恐怕还是得熬夜赶工，丹青揉
着酸疼的手腕微叹了口气，觉得自己
实在是该买本《玉匣记》看看自己到
底冲撞了I那路神灵。
“颜丹青，出来一下，有人找!”

门口传来同学的声音，丹青诧异
地抬头，丢了手中的毛笔钻出画室，
望到来人的—杀怕眈印臼鱼僵在了原地。

还是那副青衫磊落的模样，青色
的衣衫在晚霞烂漫中被染作淡淡的浅
金，他的身后是缀满了蔷薇的雕花栅
栏，望见她的时候，他双眸微亮，竟
浅浅地笑了，眉宇间的飘逸清秀如馥
郁墨香般弥漫开来，竟让丹青在那么

一瞬间感觉自己有些无法呼吸。
“这些，是你的东西。”他微微

抬了抬手，丹青这才发现他的手上还

握着一把伞，那El她递给他的手绢被
他修长的五指小心地托在指尖，也不
晓得他用了没用，素色的绢布纤尘未

染，落在他白皙的指尖上更像是一抹
晶莹剔透的雪。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似乎过了好久，丹青才悠悠然回
神，心底的疑问便毫不犹豫地冲出口。
“偶尔路过这里。正好看到你在

那间房里。”

丹青顺着他的目光回身，正好看

到画室朝向街道的一扇窗，虽然被栅
栏上浓密的蔷薇遮去不少，可看到画
室内的陈设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
样想来，倒真是巧得很，丹青情不自
禁地轻笑出声，可抬眸对上他漆黑的
瞳色之时，她又恨不得他根本就没有

看到现在的自己。

他漆如墨玉的瞳仁干净明澈得
像一面镜子，无比清晰地映出了丹青

此时的模样。丹青画画的时候一向是
颇为不修边幅的，长发随随便便地一
扎，衣袖齐手肘挽起，毫无淑女风度

不说，双手和衣襟上都无一例外地沾
满了黑糊糊的墨色，脸上估计也沾了
不少，只是她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抬

眸从他的眼底看看自己的脸上到底有
没有墨迹了。
“你是⋯⋯学画的?”他似乎并

不在意丹青此刻的狼狈模样，只浅笑
望她，嗓音里竟：颇有几分懈干【瞰然。
“嗯⋯⋯现在学的是泼墨山水。”

听他语气自然，丹青也放松了许多，
竟晃了晃脑袋，颇有些自嘲地笑了

笑，“我画得不太好，先生总是罚我返
工。对了，你也是懂书画的吗?”
“我⋯⋯”

那男子只来得及点一点头，就

被欣喜若狂的丹青整个儿拽进了画室
里。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除了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竟还没有什么能形
容得了丹青此刻的心情，然而当她把
他摁到宣纸前。看着他轻握湘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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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过瑚

先生刮目相看的目光里，丹青颇觉有
几分惶恐不安，隔三差五便独自留在

画室画到半夜，月上中天时分才带着
满手的墨迹恍恍惚惚地回宿舍。
那夜月色清明如水，微风习习
中栏上蔷薇温润流光宛若凝脂。暗香

浮动中，丹青竞不知被什么东西附了
身，居然莫明其妙地走出了雯锦女中
的大门，循着冥冥之中遥远而清晰地
指引，她竟恍恍惚惚地沿着青石板街

奔跑起来，身边的景物越来越陌生，
她却浑然不觉，自顾自向前跑去，一
直到达苏公馆的门口。

她轻巧地绕过守卫，自廊上一间
未关的窗进入府中。曲折的长廊上，

自雕花木窗透来的薄凉月色散落一
地，她纤瘦的身影毫不犹豫地融进婆
娑的月影里，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冷寂无人的长廊里，竞听不到她脚步
的些许声音。

那幅空白的卷轴，就在前面的书
房里。她想要⋯⋯去看一看它。
檐角风铃猛然鸣响，恍恍惚惚
的丹青猝然回神，然急促脚步声已在

回廊另一头响起，伴至守卫们愈发清

晰的声音，回廊尽头亦亮起了点点火

光。丹青大惊失色。转眸却发现自
己已无退路，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之
时，手腕却忽然被人攥住，青衫蹁跹
间，似有人带了自己从廊中穿窗而

出，待自己再稳下心神，已是又被带
到了那日避过雨的檐角。
“你去那里干什么?”
是个熟悉的声音，丹青转头，正

对上那双清秀的眉目，墨黑的眸子里

却依稀有嗔怒后怕，一个念头却很不
失时机地跳上心间。为什么他连生气
的样子，都是那么漂亮。
“我⋯⋯我只是想，看看那幅

画。啊不，是卷轴。”丹青竭力地回忆
着方才的情形，可无奈记忆里除了这
个念头之外什么都不剩，她索性晃晃
脑袋不再细想，转而盯着他的眸子，

“那你呢?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

他低了眉，漆黑的眸子里，隐

隐显出淡淡的雾气，朦胧而清雅，像
是梅雨时节江南的烟云，丹青下意识
地低头去追他的目光，他蹙了眉避开
的瞬间，眸底犹豫为难却被她尽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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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丹青心下一紧。竞伸手攥住他的
衣襟，追问道：“到底为什么?告诉
我!”

“⋯⋯”他微惊，低眉盯住丹青

的手，丹青微咬了下唇，双手紧紧地
拽着他的衣襟不放，两人僵持片刻，
他方轻轻开口，语音落来，竟似幽幽
轻叹。

“⋯⋯其实⋯⋯《晚晴行夏图轨
就在我的手里。”
丹青瞪大眼睛，攥住他的衣襟的

五指缓缓松开，虽然这对她来说无异

于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然而却并没有
感觉有多么惊讶，相反地，居然还有
几分先知先觉的淡定从容。
“那它⋯⋯现在在哪里?”她盯

住他的眸子，“还在E海是不是?”
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

头，眸光望向檐角不断滑落的雨丝，
漆黑的眸底似有晶莹剔透的水光，随

着雨滴的滑落忽暗忽亮。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你为

什么不带着它离开上海?如果港上搜
查得紧，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警察?”

丹青有些发急，数天来斋藤一直

在寻找这幅丢失的画作，几乎快把上
海翻了个底朝天，如果这幅画不能被

赶快带出上海，那么被斋藤搜到，只
是件迟早的事。

“我走不了。”他的唇角浮起一
丝苦涩无奈的浅笑，“整个警署都在帮
他找那幅画作⋯⋯而且那天，已经有
人⋯⋯看到我了。”

不错，丹青回忆这几日看到的报
道，都说窃画者是一位着青衫的年轻
男子，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后怕：

“天啊，那你还不赶快找个地方藏起
来，那天居然还那么明目张胆地来见
我?”

“那不要紧。”他浅笑，依旧是
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有人来了我可

以逃，但你的东西⋯⋯总得还给你不
是。”

“你⋯⋯”
丹青攥紧拳头，“笨”字咬在齿

间，却又不由自主地咽了回去。也是。
现在的自己有什么资格说他笨，他是

那个凭一己之力从日本人手中取回《晚
晴行夏图》的人，是为民族的尊严置
上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英雄，可颜丹青
呢，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她

有什么理由让他要冒着被别人认出的
危险来还她东西，还要大半夜地跑过
来把不知中了什么邪的自己从苏公馆
里救出来?

她又想起了那日他为她执笔的
三幅画作，想起了老先生望她时那欣
赏有加的眼神。她没有卓然出众陆海

翻江的才华，她不是那个胸有丘壑提
笔便是山风水韵的画师，可她⋯⋯总

要做些事情，总要让自己对得起这一
切，不是吗?丹青下定了决心，抬眸
直视上他的眸子，眼底璀璨光耀犹如
满天星辰：“没关系，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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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和施平日乖 够 她抬眸，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铜

太刁柏符氐总之 镜年的鸟子，眉目清澈，形容如画，

睡去，丹青却还是背着双手乖巧地连 样。

连点头。把一切事情都交代完已经是 晚上7点，一身

晚霞烂漫．末了他说因为那夜在苏公 水蓝色裙裳的丹青准
馆可能有守卫看到过丹青的形容，建 时出现在上海码头， ，

议丹青最好改变一下模样．丹青便顺 右

从地抬手，将松挽的长发尽数散开。 拉

他犹豫了一下，便上前靠近，丹 箱

青微惊，却并未躲开，任他的五指穿 恰

过她纤顺的长发。继而轻轻落在她的 娇

眉间。明知他手上只是冰冷的胭脂水 责

粉，而她却分明能感觉到他温暖柔和 警

的指尖，芬芳馥郁的墨香缱绻蔓延， 由

恍惚中又忆起那日黄昏，他提笔挥洒 她

自如的模样。如果可以，她真愿化作 好

他笔下的一抹烟云，此生沉溺在他笔 提

下流畅飘逸的澹墨里．不能醒来，也

不愿醒来c 顺利上船之时，身后忽然 公
“好了，看看吧。” 传来一个警员的声音：“小姐，

7

1一

《2冬^／举大事者盛慎其终始。
《!名毫 《礼记》

1、-

67★
·．．★万方数据



呦族．
你的伞!”

丹青回头，看着一个警员走上前
来。她直直地望着他冲着自己手里的

伞伸出右手，在他的指尖将要触到伞

的一瞬，她猛然抽身，拨开围拢来的
人群，拼了命地向外冲去。
他将那幅画卷进了伞柄，那把伞

的伞柄因而是空的，只要轻轻一拈就
会觉出异样。

丹青在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往来
穿梭，身后警察的呼喊声却是越来越

近，心下一急竞拐进了一条死路，走
投无路之时，眼前又是青光一闪，脚

底竞似轻飘飘地被人提起，再回神，
却又是那日避雨的檐角，他托着她的

手肘，漆黑的眸子一片担忧焦灼。
“对不起——”丹青抓住他的衣

襟，不由得失声，“我一”
“别说了。”他一只手掩住她的

口，另一只手抽出她手中的伞，振袖
拆掉伞骨，抽出柄内那卷画纸塞到她

的手心，“我去引开f电f门，你陕走!”
未等丹青开口，他已

纵身跃出，深深的
小巷里随即响起警
察们的声音：“是

他!那天偷走《晚晴行夏图》的人!
抓住他!”
丹青愣在原地，差一点哭出声

来。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那样慌张，
在码头，那警员并没有发现什么异

样，自己为什么要那么仓促地跑掉，
为什么又要拖累他，让他再次冒着被
捕的风险为她引开追来的警察?
掌心的画纸犹如一丛火焰，灼灼

地烫着她的心。不行，她答应过要报

答他，她答应过自己要对得起他，她
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逃走，把她应允

下的誓言轻易地丢到九霄云外?
丹青攥紧五指，向着码头方向疾

奔而去，她疯狂地跑着，似乎要耗尽

平生所有的气力，月色黯了．云影重
了，脸颊边的发髻在不知何时下起的
淅沥小雨中散了开来，她却是丝毫不

停地向前冲着，不顾自己，亦不顾一
切。

经过刚才的一场闹剧．码头上已

经乱得失去控制，在一片混乱之中，
丹青顺利地登上了前往蜀中的船。
临下船的那日，丹青剪去了自己

的一头长发，重新变回乖巧羞怯的女
学生模样，然而下船时却并没有遇到
什么盘查。丹青顺利地下了船，随即
叫了辆车直奔蜀中城区。
丹青听不大懂四JiI话，费了好大

力气才寻到那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老
人是蜀中赫赫有名的书画名家，书斋
内有股芬芳馥郁的墨香，他泡了菊花

茶请丹青坐定，随即将她带来的画纸
打开。

然而，当画纸展开的一瞬，丹青
惊得差点没将手中的青花盖碗扔出去。

她一路上风尘仆仆，竞没来得及
展开手中的画纸看上一眼，此刻摆在
两人面前的，是一张白纸，除去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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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灰尘，连一丝墨迹都没有留下。
老人并没有为难丹青，只是仔仔

细细地询问了她关于画的来龙去脉。

丹青愣愣地盯住茶中漂浮的菊花，忽
熊心有所感，抬眸问道：“老先生，那
幅《晚晴行夏图》，画的，是不是—个
身着青衫的男子?”

“小姑娘很聪明嘛!”老人赞许
地望了她一眼，然后眯了双眸叹道，
“小姑娘，你这画，失了灵啦⋯⋯”
聪明?不，自己真是笨得可以。

她早该知道，他为什么能画出那样灵
动传神的山水，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带

着自己化险为夷，他为什么会那么怕
雨，还说什么，他是把画取走的那个
人——

他分明，就是那幅画呀。

后来，丹青在报道上读到有关

那幅画的消息，说是警员们有一夜在
巷中遇到那日偷画的青衫男子，追到
一半，天降大雨，那青衫男子骤然停

步，整个身子犹如水墨般在雨中化
开，所有的警员都被唬得失了心神，
就连斋藤听了都被吓得面如土色，当

即不再动关于那幅画的念头，连夜离
开了上海。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丹青在
蜀中参加了共产党。大大小小的战争
一打就是许久，丹青再回到上海已经
是十几年之后，她特意回了当年的雯

锦女中，寻到了那日与他一起避过雨
的檐角。是日正是春深，恰恰亦是那

日般绵密不绝的雨丝，丹青站在檐角
听着头顶风铃的轻响，恍惚中，似乎
有墨香缱绻蔓延，清雅而馥郁，是那

种只有过了千年，才能孕育出的沉淀
与；涝。
丹青在当年的雯锦女中做了国画

老师。某个春日清晨，因为昨夜为一

小啦··烈噻一
幅画赶工到太晚而不慎睡过头的丹青

匆匆忙忙地赶向女中，却不幸又被一
阵雨给堵在了那个檐角。丹青正站在
檐角感叹世事无常的时候，细密的雨

帘忽然冲过来一个青色衣装的男子，
他在她的面前站定，右手把一把伞递
给她，左手递给她一个手绢，漆黑的
眸子正对着她的眸，轻声道：“同志．

这把伞给你，还有，你的右脸颊上有
点脏，好好擦一下⋯⋯哎，同志，是
不是我、是不是我看花眼，你、你怎
么哭了?”

没错，他没有看花眼，丹青是哭
了，因为在他向她伸手的一刹．她总
算是明白了当年自己回眸望向他时．

他心底的感觉。那时候的他，应该也
是默默地问了好多个为什么的吧．为

什么两人只能这样遥遥相望，为什么
她向他伸出的手他却不能去接，为什
么她可以站在雨中而他却只能藏在
檐角，为什么她是真真切切的人间女

子，而他，再怎么清雅俊逸再怎么青
衣翩翩也不过是个墨魂，是永远也不
能与她相伴给她幸福的——

纸上烟雨．画中神仙。 k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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